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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从科学史奠基人乔治·萨顿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中

精选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译出结集而成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内

容：一是萨顿有关科学史基础理论性问题的论文，涉及科学史

研究的原则、科学史教学、科学史研究方法以及科学史学史等

方面的内容。二是萨顿所写的几篇独具风格的科学家传记。

本书主要读者对象为科学史工作者、科学与哲学工作者、大专

院校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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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萨顿科学史丛书》总序

江晓原

　　乔治·萨顿（ＧｅｏｒｇｅＡ．Ｌ．Ｓａｒｔｏｎ）号称“科学史之

父”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，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，终于成

为一个独立的学科。现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学术

刊物Ｉｓｉｓ杂志是萨顿创办的（１９１３年），科学史学会很

大程度上也是因萨顿而成立的（１９２４年）。通过在哈佛

大学数十年的辛勤工作，萨顿终于完成了———至少是象

征性地完成了———科学史学科在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过

程，例如：设立科学史的博士学位（１９３６年）、任命科学

史的教授职位（１９４０年）等等。

２００６年是萨顿去世５０周年。由创建了中国第一

个科学史系的上海交通大学，来出版这套《萨顿科学史

丛书》，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。

这套丛书包括如下五种：

萨顿：《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生命》

萨顿：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》

萨顿：《科学的历史研究》

刘兵：《新人文主义的桥梁》

前四种萨顿的原著，基本上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萨

顿的思想、观点和学术路径，第五种是刘兵教授专门解

读萨顿的著作，也是目前国内唯一深入解读萨顿的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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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故特收入本丛书，可以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萨顿

及其思想。

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，是一个大发宏愿的年代。

那时，阿诺德·汤因比（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）开始写他

的鸿篇巨著《历史研究》（全书１２卷，至１９６１年出齐）；

威尔·杜兰（ＷｉｌｌＤｕｒａｎｔ）也已经发愿要写《世界文明

史》（全书１１卷，至１９６８年出齐）。

大约与汤因比和杜兰同时，萨顿正在为科学史学科

的确立不懈努力，也大发宏愿。他的宏愿是撰写一部

《科学史导论》，要从荷马时代的科学开始论述，第一卷

出版于１９２７年。然而这部书他只写了３卷（第三卷

１９４７年出版），只论述到１４世纪而止。后来萨顿的宏

愿又进一步扩大———他决定写“１９００年之前的全部科

学史”，全书计划中共有９卷，可惜到他１９５６年去世时，

仅完成头两卷：《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

期的科学和文化》。此书的写作计划遂无疾而终。

与此类似的是李约瑟的《中国的科学与文明》

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）———这是他原书的

正式书名，但他请朋友在扉页上题写的中文书名是《中

国科学技术史》，国内就一直使用，现在已经约定俗成

了。李约瑟开始写此巨著的时间，与萨顿开始写“１９００

年之前的全部科学史”约略相同，都在４０年代。《中国

的科学与文明》第一卷出版于１９５４年，与萨顿巨著第一

卷的出版（１９５２）也仅差两年。

要说这两部书的命运，李约瑟的似乎好一点。他的

写作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扩大，达到７卷，３４个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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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，到他１９９５年去世时，已出版了约一半的分册。当

然，李约瑟的工作条件应该说也比萨顿好，特别是他先

后得到大批来自各国的学者的协助———其中最重要的

无疑是鲁桂珍。由于鲁桂珍和李约瑟的特殊关系，来自

鲁桂珍的帮助就不仅仅是事功上的，而且还是心灵上

的、精神上的，这一条件恐怕是萨顿所不具备的。

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动笔的两部巨著，按理说题目更

为宏大，写作条件也相对要艰苦些，却都在作者生前顺

利完成。而开始于４０年代的两部巨著，主题相对小些

（当然也是非常宏大的），条件肯定更好些，却都在作者

归于道山时远未完成，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？还是背后

另有更深刻的原因？

今天的人们，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，窗外有百丈红

尘，其诱惑越来越剧烈，许多人被名缰利锁越牵越紧，每

日的步履越来越匆忙，在物欲深渊中越陷越深，离精神

家园越来越远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宏大

主题的鸿篇巨制是越来越少了。作者懒得写，读者也懒

得读了。

汤因比也好，李约瑟也好，他们在晚年都已经看到

了这种局面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巨著编简编

本，以便提供给“一般公众”阅读。汤因比自编的简编本

就是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历史研究》———这样

近百万字的一册，虽然只是原著的简编本，在今天看来

也已经是“巨著”了！李约瑟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则请科

林·罗南（ＣｏｌｉｎＡ．Ｒｏｎａｎ）将李氏巨著改编成简编本，

中译本定名《中华科学文明史》，篇幅仅李氏原著十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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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，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。现在李氏和

罗林俱归道山，此５卷简编本则已于２００３年由上海人

民出版社出齐。

萨顿的宏愿虽未完成，但他一生留下了１５部著作，

还有３００多篇论文和札记，７９份科学史研究文献目录，

已经蔚为大观。然而他的重要著作《科学史导论》、《希

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》、《希腊化时期的科学和文化》

都还没有中译本。我们知道，翻译、出版这类学术著作，

也要大发宏愿才行。

如今人们已经越来越不爱读书了，经典更受冷落。

萨顿的巨著目前虽还没有中译本，但这套丛书中所收入

的几种著作，也不失为经典之作。而在科学史领域，萨

顿作为西方科学史“正统”的精神“教父”，他是无法被越

过的———事实上，任何所谓“跨越式发展”的愿景，都不

可能略过该补的课、跳过该经历的阶段而实现。

此次《萨顿科学史丛书》的出版，在亲近科学史经典

的同时，还有两层意义：这既是对萨顿其人及其对科学

史事业不朽贡献的纪念，也是对萨顿宏愿———归根结底

是要架设起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———的致敬。

大发宏愿的年代，也许已成过去，但是，让我们怀念

这样的年代吧。

２００６年９月９日

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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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 者 的 话

随着科学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，以科

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史也越来越为人们

所重视。然而，作为一门独立而且成熟的学科，科学史

自身的历史并不算长。尽管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出现

过科学史著作的萌芽，在中世纪也有学者对科学史表现

出兴趣，在１８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

以各门具体学科为对象的专科史著作，在１９世纪有了

最初的综合性科学通史，但作为一门现代的、专业化的、

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标准与目的，并且开始在社会上产

生较大影响的学科的科学史的出现，则只是２０世纪初

的事情。在科学史自身发展的这一重要转折中，科学史

家萨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人们

说萨顿是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人。

乔治·萨顿（ＧｅｏｒｇｅＳａｒｔｏｎ）１８８４年８月３１日出

生于比利时佛兰德省的根特。他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

庭环境中。中学毕业后，萨顿进入根特大学学习。最

初，他学习的是哲学，但很快就开始对这门学科感到厌

烦。经过一年时间的自学和思考后，他又回到根特大

学，先后学习了化学、结晶学和数学。１９１１年５月，他

完成了题为“牛顿力学原理”的论文，并获博士学位。

早在学生时代，萨顿就表现出对科学史的浓厚兴

趣，１９１０年他在日记中曾写到，“几乎可以肯定，我要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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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生大部分献身于‘自然哲学’的研究。在这个方向

上，还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完成。而且，从这种观点来看，

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活生生的历史、热情洋溢的历史正

有待写出。历史是人类伟大性的演化过程，同时也是人

类弱点的演化过程，这难道不是真的吗？”可以说，萨顿

的一生正是努力把这种信念转化为现实的一生。

１９１２年，萨顿迈出了大胆的一步，创办了一份科学

史杂志，并且用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病的埃及女神“爱

西斯”（Ｉｓｉｓ）的名字作为刊名。他创办这份刊物的宗旨，

正是要把方法论上的、社会学上的、哲学上的观点和纯

粹历史上的观点系统而全面地联系在一起，从而使历史

的探究“达成其完整的意义”。这一宗旨也恰好反映了

萨顿一贯对于与分科史相对的，综合性科学史的重要性

的强调。自从１９１３年该杂志正式出版后，它现已成为

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刊物之一。１９２４年，美国

历史协会为了鼓励和支持萨顿的努力，成立了科学史学

会，两年后，《爱西斯》成了该学会的机关刊物。从１９３６

年起，在萨顿的主持下，又出版了《爱西斯》的姊妹杂志，

专门刊登长篇研究论文的不定期专刊《俄赛里斯》

（Ｏｓｉｒｉｓ）。俄赛里斯是传说中古埃及的主神之一，负责

掌管已故之人，并使万物自阴间复生。

１９１４年，由于德国的入侵，萨顿离开了比利时，并

于１９１５年到了美国。在这个新的国家里，萨顿主要是

作为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师和卡内基研究院的研究人

员，继续为科学史事业而奋斗，并终其一生。他在科学

史领域作了大量的工作，一生共写了１５部专著、３００多

篇论文和札记，编辑了７９份详尽的科学史研究文献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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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（编辑详尽的文献目录这一传统，至今仍为《爱西斯》

所继承，为科学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索引工具）。为

了更好地进行研究，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和汉语在内

的１４种语言。同时，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人文学者与科

学家结合的典范。他大力倡导的“新人文主义”，正是建

立在对科学史的正确评价的基础之上的。

除了创办杂志和对科学史进行系统的研究之外，萨

顿对于科学史教学体系的建立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

献。他在哈佛大学多年任教，这种教学实践对于后来科

学史系的创立与合法化是关键的一步。他还以极大的

热情反复宣传科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以

纠正人们对于科学史的种种偏见和误解。在他心目中

最重要的是提供工具、技术、方法论以及理论的方向，这

些方向也是他的行动的最前线。他的主要目标是使人

们对这门新学科有统一的认识，而他自己的工作范例也

就是适当的学术性的自我示范。总之，对于—个统一性

的学科的基础性建设，萨顿贡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。

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２日，萨顿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坎布

里奇去世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在生前，他的成就已得到了

人们的承认。他曾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励，其中尤为值

得提及的是，国际科学史界最高的荣誉———以萨顿的名

字命名的萨顿奖章———的第一位获得者就是他本人

（１９５５）。关于萨顿对于科学史的贡献，正如他的传记作

者所说的那样：“现在科学史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

域。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，然而他不仅通过

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建筑材料，而且他

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，有条理的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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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第一位深思熟虑的建筑师，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

建筑师。”

目前在我国，科学史这门学科已有了一定的发展，

但现状还是远远不尽如人意的，在许多方面甚至就像萨

顿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科学史发展的初期阶段一样。

例如，科学史这门学科的重要性还远远没有为人们充分

理解；在对于科学史的作用、价值、教育意义与研究目的

上，也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；就科学史研究的方法来

说，也存在不少问题。而我们看到，萨顿对于科学史这

一学科最重要的贡献，首先在于他创造了这门学科的工

具、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。因此，将萨顿在这些方面

有代表性的观点介绍给我国读者，无疑是有参考意

义的。

诚然，我们也应看到，萨顿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

上讲已有些“陈旧”，对于他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理想

主义色彩的科学史观，以及科学史的研究方法，国外一

些学者已有分析批评，而且国外目前较新的对于科学史

的有关看法也已与萨顿在几十年前的看法不尽相同了。

还应当指出的，由于萨顿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他的

一些论断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，所以我们在学习、研

究他的论述时也应审慎对之。但是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

上，才会更加高大。对于我们，学习、借鉴前人已有的经

验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。不仅仅是萨顿的观点，在萨

顿以后的那些国外著名科学史家的研究新成果，当然也

是有必要学习与借鉴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我国科学史

研究的水平在国际的参照系中更快地提高。在这方面

需要做的介绍工作是大量的。不过，针对科学史这一学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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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在我国发展的现状，我们以为，对于萨顿的观点的介

绍还是要补的一课，这对于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基本建设

仍有积极意义。实际上，不光是科学史工作者，其他关

心科学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读者也将会对萨顿的观点

产生兴趣。

关于萨顿的具体观点，读者自会在书中萨顿本人的

论述中读到，此处无需越俎代庖地总结。这里我们仅简

要地作如下一些说明。在这本集子中，我们力图选译一

些能代表萨顿主要观点的文章，例如他对科学史研究的

原则、对科学和传统的关系、对科学史教学的有关问题，

以及对于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与方法等方面的论述，像本

书中所选的“四条指导思想”、“科学史和传统”、“科学史

教学是可能的吗？”、“科学史的科学基础”以及“已做的

事与要做的事”等即属此类。我们还注意到，萨顿一生

中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写作他的巨著《科学史导论》，然

而这项工程如此巨大，使他未能最终完成，只写到了１４

世纪。他常说，他相当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中世纪

的研究者，而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（Ｉ．Ｂ．Ｃｏｈｅｎ）也曾

评价说，萨顿对科学史的主要贡献是他对古希腊科学的

解释和对中世纪科学的阐述，因此，我们选入了他论述

古代与中世纪传统的一篇文章。《科学史导论》是萨顿

的代表作之一，在这部《导论》的导言中，萨顿详尽地论

述了科学史研究的目的，以及他的科学史观和科学史研

究方法等问题，他曾说：“全面推敲这篇导言的每一页所

花费的时间与精力，大概和我用于整个著作一样地多。”

为此，我们节译了这篇导言。我们选入萨顿所写的４篇

不同时期的人物传记，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萨顿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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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格，因为萨顿非常强调通过传记和文献目录进行历史

研究的方法。在这些人物传记中，萨顿那种大段地夹叙

夹议的文风也是别具一格的。应该说明，“新人文主义”

是萨顿所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，但因为我们已将萨顿的

《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》一书作为乔治·萨顿科学史文

库之一单独译出，所以本书未再选入萨顿专门论述新人

文主义的文章。还应说明，在萨顿的文章中，有极其大

量旁征博引与注释说明的脚注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没

有译出，但这对于绝大多数读者不会构成很大的问题，

像美国人选编的—本萨顿文集《科学的生命》（本丛书另

外一本，刘珺珺译），编者也是这样处理的。对于少数需

要认真阅读引文与注释的读者，我们只能表示歉意了。

这本文选的编译工作是从１９８４年开始的，并承何

承钧先生、赵中立先生不辞劳苦逐一校阅了译文，戈革

先生校阅了“科学和传统”一文，刘新民同志也曾校阅过

部分译文。在编译中，对于一些非英语语种的部分的翻

译，我们得到了郝志京、郑英、孙永平和降玉清同志的帮

助。我们向上述师长与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刘　兵

２００７年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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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条指导思想

有四条指导思想像瓦格纳歌剧中的主旋律那样始

终贯穿在作者的著作中。这四条思想可以简要地称为：

①统一性的思想。②科学的人性。③东方思想的巨大

价值。④对宽容和仁爱的极度需要。

一、统一性的思想

必须以自然界的统一性为前提，因为如果它并不存

在，如果自然界中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，就不可

能有科学的知识。解释一个有秩序的、协调的宇宙肯定

是可能的，但对于一片混沌则根本无法予以解释。科学

的存在和它那惊人的一致性（尽管由于我们的无知会出

现一些偶然的、局部的、暂时的矛盾），同时证明了知识

的统一性和自然界的统一性。科学的建立过去是，现在

仍然是由不同民族的、不同国籍的、不同信仰的、不同语

言的人们共同完成的。这一事实证明：这些人有着同样

的需求和渴望，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思考，而且，只要他们

在人类的这个根本的任务上合作，他们就是团结一致

的。他们的合作通常是没有组织的，不是预先筹划好

的。他们在这里或那里，在当时或过后，做了各种努力；

 译自《萨顿论科学史》（Ｓａｒ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，Ｄ．
Ｓｔｉｍｓｏｎ，ｅｄ．Ｈａ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，１９６２）第１５～２２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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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由于每一种科学方面的努力都是向着同一总的目

的，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汇合起来，互相协调一致。人

类的统一性是一个根本的现实，这是一切战争都不能抹

去的。

自然界的统一性、知识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只

是一个实体的三个方面。每一方面都有助于证实其他

方面的合理性。这个三位一体不过是一个基本统一性

的不同表象，虽然这个基本统一性是在我们实在的掌握

之外，但它却存在于我们的爱心之中。

二、科学的人性

科学可以定义为自然界（即所有事物）在人的心灵

中的反映。完美的科学只可能被完美的、像上帝一样的

心灵所反映。人类的科学当然是很不完美的。不仅在

过去、在“最黑暗的”时代是不完美的，即使在现在、在将

来，它也总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它却是能够无限地趋于完

美的。科学的这种不完美，可以因其人性而得到解释，

并在程度上有所减轻。

科学的结果总是抽象的，并且倾向于越来越抽象，

从而似乎失去了它们的人性。这种表面的现象是骗不

了任何人的，除非他是一个只关心结果或逻辑程序的冷

酷无情的科学家。一种科学理论能够像帕台农神庙①

一样美。如果你存心就其现存的样子去看它们，而并不

问它们是如何成了这个样子，那么它们同样是抽象的。

① 译注：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ｎ，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雅典娜女神的主神庙，建
于公元５世纪中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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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一旦你研究了它们的起源和发展，这种理论就像

帕台农神庙一样变得具有人性了，而且极为富有人性。

实际上，两者都由人所建立，本来就是人类几乎独有的

成就。由于它们的人性，它们以天然物体不可能有的方

式触动着我们的心。

科学正如同艺术或宗教一样具有人性。它的人性

是暗含的。正如发掘音乐的人性需要一位受过音乐教

育的人本主义者那样，发掘科学的人性也需要一位受过

科学教育的人本主义者。有素养的历史学家不仅赞赏

科学成就本身，而且更多地赞赏它们是怎样变得具有人

性的。

科学与艺术、宗教的不同并不在于科学比它们具有

更多或更少的人性，而仅仅在于科学是不同的需求和志

趣的产物。宗教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善良、正义和仁慈

的渴望；艺术的存在是由于人类对美的渴望；科学的存

在是由于人类对真理的渴望。虽然这样的划分不是那

么严格，但也足以指出它们的主要不同。让我们来想象

一个三棱锥型的塔吧，当人们站在塔的不同侧面的底部

时，他们之间相距很远，但是当他们爬到塔的高处时，他

们之间的距离就近多了。盲目迷信的人、渺小的科学家

和平庸的艺术家可能觉得他们彼此之间相隔甚远，但是

那些对其信仰怀有很深感情的人却会觉得和伟大的艺

术家、伟大的科学家离得很近。这个三棱锥型的塔象征

着以统一为顶点的一个新的三位一体。

三、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

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限制在西方的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